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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广兴源莲花山漫甸，蓝天白云下，
一幅状如棋盘的无边林网铺陈在翡翠般的大
地上，而生长在横竖交错线条上的是直插云
天的兴安落叶松，网格中土豆、小麦等农作物
长势喜人，没膝深的牧草清香四溢。面对如
此壮观的林茂粮丰美景，有谁能想到二十二
年前这里还是土层日渐削减的瘠薄耕地和几
乎裸露出草根的所谓草牧场呢？我和曾经在
原广兴源乡政府和牛头沟村、新房子村、大兴
永村工作过的老伙计们相约来到这曾经奋斗
过的地方，或登高远眺，或近赏庄稼，或林间
漫步，或草底采蘑……谈笑间，当年那场持续
三年、惊醒高寒漫甸、造福一方百姓的莲花山
逐梦大会战仿佛又浮现在眼前。

那是一场立意深远、顶层设计科学的逐
梦之战。莲花山地区属于克旗的高寒漫甸，
冬春寒冷风大，落雪难以积存，大包干后村民
的承包地连年扩边展沿，草原面积日趋萎缩，
生态环境逐年恶化。1999年3月份，广兴源乡
党委、政府在1998年莲花山漫甸部分农田防
护林网建设的基础上，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广
泛征求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建议，决定走生
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相结合之路，把农田防护
林网拓展为农田草原综合防护林网，用三年
时间把建设范围扩大到整个莲花山地区，种
植落叶松200万株，沙棘50万株，防护农田草
原面积8万亩，筑起横亘在广兴源乡南部漫甸
上的绿色生态屏障。

那是一场精心规划、重整山河的逐梦之
战。莲花山漫甸上乡间道路纵横交错，村民
们承包的耕地、草牧场人人有份，多少不均。
建设以南北方向为主带、东西方向为副带的
高标准农田草原综合防护林网工程，必然要
打破村民承包的耕地和草牧场现状，也一定
会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广兴源乡党委、政
府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全体乡村干部集思广
益，采取收回扩边展沿耕地抵顶林网占地、用

乡村集体机动地补充所占村民承包地等办
法，妥善解决了广大村民的林网占地之忧。
1999年6月初，乡政府副乡长带领十二名乡村
干部，在旗林业局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先期在
新房子村至大兴永村方圆二十多平方公里的
地域，精心规划农田草原综合防护林网工程
蓝图。设计主带4条，带宽50米；副带116条，
带宽30米。主副带形成网格158个，网格300
米 ×300米。主副带两侧开挖坑距为50公分
的长1.9米、宽0.8米、深1米的长方形防护坑，
防护坑挖出的土在坑内侧形成宽120公分的
土垅。主副带内开挖行距2米、株距1米的40
公分×50公分植树坑。经过乡村干部十多天
的努力工作，一幅彻底改变山河面貌的农田
草原综合防护林网蓝图在莲花山漫甸徐徐展
开。

那是一场干群同心、用双手和汗水改造
大自然的逐梦之战。1999年6月27日、28日，
乡村两级分别召开了莲花山漫甸农田草原综
合防护林网工程建设动员大会、村组干部和
党员会、村民组村民动员会。会战实行乡干
部包村、村干部包组、组干部和党员包户工作
责任制和干部挂牌儿，村民砸橛儿的分段工
程质量验收制度。6月29日，莲花山农田草原
综合防护林网工程大会战正式打响！项目区
内的新房子村、牛头沟村、大兴永村的广大村
民浩浩荡荡开进了会战工地，乡、村指挥部建
在了会战工地，村民的简易窝铺也搭在了会
战工地。烈日当头，骤雨侵衣，车来人往，铁
锹翻飞。渴了喝一口山泉水，饿了啃一口白
干饼。一双双布满老茧的大手，一串串浸透
衣衫的热汗，描绘着、浸润着这片亘古荒原。

那是一场转变林业生产方式、变革林业
生产建设思维的逐梦之战。莲花山农田草原
综合防护林网建设工程，一改大包干之后一
面坡、一条沟式的林业生产方式，成为广兴源
乡建乡以来全乡统一指挥、联村大规模综合

治理的首创模式，开启了全旗高寒漫甸农田
草原林网建设的先河。林网建成后，乡村领
导们又在管护上动足了脑筋，想尽了办法。
牛头沟村实行村集体与村民共同出资、按股
分红的新招，新房子村和大兴永村出台了拍
卖林网给本村村民的方案。过去疲于奔命的
集体护林队消失了，购买到林网的村民成了
日夜操心的护林人。一道困扰乡村干部多年
的造易管难的障碍顺利移除。

站在莲花山漫甸的制高点——双敖包
上，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已经退休的新房子
村老主任刘义福高兴地告诉我，现在的落叶
松已经间伐过几次了，村民买林子的成本早
已收回；秋季一个网格里打的草，就够三十多
只羊冬春补饲用的了。问起网格里的庄稼，
担任广兴源敬老院院长的范金仓眉飞色舞地
说，这是人家雪川公司租种村民的，一亩地光
租金就四百多块呢！有过几年种地经历的我
听到后不禁吃惊地“哎哟”了一声，我知道就
是雨水调和的丰年，漫甸地小麦亩产也就四
百多斤，减掉成本，不算劳动力，每亩纯收入
剩个二百多块钱。现在光租金就能收入四百
多，呆在家里就能挣到钱了。就在我沉思之
际，与我一起搭过班子的乡长指着远处林网
中、草场上三三两两寻觅的人们问，那也是来
拣蘑菇的吗？大兴永村原党支部书记回答
说，那都是你们街里的人，每到这个季节，家
人和朋友开着车来这一边拣蘑菇一边游玩；
现在的莲花山可热闹了，不光人多了、草高
了、树长了，就连多年不见的马鹿、狍子、野
免、山鸡也成群结队地来到莲花山。听着他
们的话语，看着眼前的实景，我感叹道，看来，
咱们这帮老伙计当年的心思还真没有白费，
乡亲们的力也真没有白出啊！

夜里，我做了个梦，梦中的莲花山真得变
成了一朵硕大的莲花，它清香、艳丽，盛开在
天地之间。

散文

逐梦莲花山
■王学斌

风袭来一缕清香
格桑花开啦，我知道英魂在这里
这花的种子是星火
在黎明前被撒在贡格尔草原上
花语是那群人追索的誓言
一种高尚让阳光揉进花蕊里

怀着纯粹的愿望
他们同草原、河流达成共识
牵起蒙古马踏上西拉沐沦河波涛
黄岗峰取柴，点亮达里畔上篝火
冲入烽火年代的硝烟里……

经刀枪砍过的乱世
就有无法形容的恶魔
用铁丝穿透肩胛骨
挎马脖上拖出山口
遗体塞进格类河冰窟窿内
秦荣政委呀！
你才二十三岁
而你的灵魂不曾枯萎……

青春，金子般倒向大青山绝壁
血浆殷红，淌进敖包河为不冻水
那流泪的故事
在阿斯哈图石书里封存

哦！最可敬的人
你们的名字渗进泥土
芝瑞，赵芝瑞，书生，潘书生……
每人叫一声便增加十分力气
千万人呼唤烈士就不会丢掉英魂！

青色中那些疤痕

从这里注目，只是大兴安岭
一坡的风景，必须以另一种姿态
才可顺黄岗峰高度决定凝视的目光
从黄岗大峡谷出发，走一回
弯道十三重，去聆听木石匣河水
那种荡气回肠地倾诉

穿过曲径幽深的长廊，用心去对接
一段历史，于四立本村三叉隘口
找到了侵略铁证，日军碉堡群遗址
一眼望去
散落在青色中那些疤痕，没有刀枪
野性仍在，同这一川秀水格格不入

不管经年的风怎样地催化枯朽
不管侵略的本性于葱郁里淘洗多久
碉堡群，依然弥漫着恐怖
碉堡口直冲人们而来
触摸那种粗糙如同当年劳工的皮肤

恍惚间，骨棱外露的身影
在劳作、在隐忍、在燃烧……
真的令人难以相信，这大山
氤氲出来的富足会在美艳倾城时
留下这样的刀痕，看桦树黑眼睛
似乎是劳工们被活埋时的怒目

深入的脚步，抵达离肤色最近的地方
惊诧、伤痛、真切的酸楚
回荡在密林上空，再一次明眸
这群山线条曲美，河水灵动
点头的花草，曾经有这样的背负

陡然生悲的心情，洇湿了眼眶
遥想那炮火纷飞的岁月
那些浴血的将士
同“斧头”“镰刀”结伴
看他们信仰中的风骨
还要抬高黄岗海拔
听他们血液里的涛声
是从木石匣河道里流出

纵然凶残，风和水的动容
荡尽黑夜中的冰冷
劲草破土，撕裂无情的残年
山水已被阳光安抚
生灵们不在孤苦
千里白桦林相邀眼前的茂盛
木石匣被色彩、籁音、叠韵浸透
在流动的诗里驻足……

独轮车

以单轮为标志
用杠杆的原理负载
在汉墓壁画上的砖墓浮雕中发现
于欧洲《失乐园》诗里传说
在清明上河图辗转
从鹿车故事中存活，木牛流马
见证过智慧，万重山间一笔素写
蜿蜒成人类历史的长河

从记忆深处走过，一个年代的独轮车
一个人推着一家人
一辈人推着另一辈人
几辈人推着一个旧中国
八万里悲辛、腐朽、没落
荣耀、自豪、尊严都被黑势力绞索
千万双眼睛里冒出哀怨
深洞一样的夜色
挤压着华夏大地最后的体魄……

七月，开始成熟
中国共产党，顶着彤云密布
燃起革命圣火，引领不屈的轮子
穿过坍塌的山石，漫过时光碎片
翻越陈旧的冰冷
上百万双手臂，架起独轮车
赶赴“淮海战役”的烽火……

一时间从沟壑、田地边
山路、流水间，大地各个角落
像是春笋冒出，不！
是从四面八方接踵而来
五百万支前大军
如夜空上的繁星，大地上的灯火

队伍越拉越长，车轮越聚越多
支前的军需物资没有一刻短缺
老茧、血泡重叠

“十人桥”功不可没
一根竹竿
刻上鲁苏皖八十个地名为楷模
三千公里的路线，如同长城的脉络

几十万辆的独轮车
硬生生地推出一个史无前例
一句精典

“淮海战役胜利，是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独轮车，可以触摸到历史印迹
一种不泯的精神，重新出发的赞歌

英魂在这里
（外二首）

■自然

千里冰封 摄影 吕建

儿童节这天，淅淅沥沥下起了
雨。傍晚时分气温骤降，雨点变成了
雪花飘飘洒洒下来，在接触地面后瞬
间变成了水。

“六月飞雪窦娥冤”。在长城以南
六月下雪简直不可思议，但在祖国正
北方美丽神奇的克什克腾旗却不是很
罕见。克什克腾旗地处内蒙古中东
部，平均海拔 1100 米。地势西高东
低，从西北到东南无霜期有 60 到 165
天的间距。

转眼间经棚小镇四周嫩绿的山，
都戴上了洁白的帽子。

老张打来电话：“明早有行动，嘎
拉德斯汰吧！喊上老王”。

凌晨的气温降到了最低点，柏油
路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路边的山
坡上星星点点的雪聚集在坑洼里，一
路前行，雪越来越多连接成片了。及
至山腰，路面上已经厚厚的一层。雪
掩盖着泥泞的路面非常难走。

及至山巅，借着晨曦放眼望去，山
下是白色的云雾，山上是洁白的雪。

混沌一色，根本无法严格区分哪里是
云雾哪里是雪了。

初夏白桦树的叶子是黄绿色的，
落叶松是嫩绿色的。它们都披上了洁
白的斗篷。黄绿、嫩绿时隐时现。青
草也该长高了吧？此刻却不见了踪
影。

太阳升起来，风也随着太阳一起
醒来了。甚至还不等我们支起三脚
架，一阵阵时紧时慢的风搅动了山底
的云雾，转瞬间云雾变得淡如清水，裸
露出了山下的村落、梯田。梯田里一
条条地长出了嫩绿的麦苗、还有一条
条没来得及耕种的黝黑的土地。

在山巅洁白的土地上，一条弯弯
曲曲黑色的车辙通向嘎拉德斯汰敖
包，彩色的经幡挥舞着神的旗帜，在微
黄的晨光里更加肃穆、神圣。

树枝上的雪被风抖落，山坳里腾
起雪的雾，在阳光里一闪一闪的雪的
晶体像飞溅的星星。是谁搅动了银
河？使得星星们的轨迹杂乱无章。

温热的光横扫而过，山变了颜色，

渐渐显露出了斑驳的绿。倔强的小花
在雪地里使劲地探出头颅，在风里努
力和你打着招呼……

三三两两的摄影人四散开去，他
们要去找寻打动人心的故事。

雨，渐渐地密集起来，轰隆隆一声
惊雷，更加肆无忌惮了。

今年的初冬格外温暖，霜降的第
二天傍晚时分居然下起了雷雨，在北
方的经棚小镇，在我的记忆里还是头
一遭。

老庄打来电话：“明早802，喊上老
杨”。

“802”就是嘎拉德斯汰山的别称，
因山上建有“802微波站”而得名。

每逢下雨，第二天的嘎拉德斯汰
山就会有云雾的盛景。特别是初春和
初冬，山下下雨，山上下雪。第二天清
晨山上是雪，山下是雾，运气好的时
候，山上的松树林、原始的桦树林还会
有雾凇的奇观，壮美非常。

怀着激动的心情，断断续续、浅浅
的睡眠里已经白雪皑皑、云雾翻滚、霞

光满天了……
天上乌云散布，偶尔漏出一颗星

星。转过哈达山脚，借着凌晨的微光，
巍峨的嘎拉德斯汰山黑黢黢的，一大
块乌云包裹着山峰。

坑坑洼洼的水布满了道路，坦克
500的硅油风扇轰鸣着一路向前，冲进
云雾里，冲上山巅。

焦黄的草，裸露的岩石，哪有雪的
影子？只有包围在车子周围的云雾和
嘶嘶的风声。

静等日出，也许会有奇迹。可是，
六点五十分了，云雾久久不散。打道
回府？老杨说：“再等等，既来之则安
之吧”！在失望和煎熬里等待，是摄影
师们的家常便饭，谁也预测不了下一
刻、一分、一秒钟所变化出的惊奇。

凌晨的气温降到了最低点，微眯
着双眼在车里等待，不经意间发现汽
车后视镜的边缘上有了星星点点的白
色颗粒，白色颗粒渐渐长大成白色的
细小柱状体，细小柱状体连接成片，分
明就是一层白色的霜雪了。猛抬头，
焦黄的草不见了，几分钟的时间里，先
是浅白隐漏着土黄色，渐渐地变成纯
白色的草，云雾继续舔食着裸露的沙
土和岩石，转瞬间眼前一片洁白了。

在猛烈的风中，白色的草茎剧烈
地摇晃，浓云急行军般地行走，呼啦啦
的好像没有尽头。

一波云雾散去，后面的云雾继续

汹涌而来。在云雾的间隙里，恍惚看
见嘎拉德斯汰山腰处的白桦林已经洁
白如雪。丝丝络络的云雾越过山脊
后，下降高度，贴着树梢行走。树的枝
蔓上已经包裹了一层晶莹剔透的树
挂，置身其中仿佛童话世界。

突然有个疑问，云为什么不结
冰？无论多么寒冷的天气里，天上照
样漂浮着云。现在的云碰见了忍受寒
冷一夜的树，瞬间被折服。难道云是
年轻的云，树是生长了若干年的树？

雾凇非冰非雪，而是由于雾中无
数零摄氏度以下而尚未凝华的水蒸气
随风在树枝等物体上不断积聚冻粘的
结果，表现为白色不透明的粒状结构
沉积物。雾凇形成需要气温很低，而
且水汽又很充分，同时能具备这两个
形成雾凇的极重要而又相互矛盾的自
然条件更是难得。

宋代曾巩《冬夜即事》中记载：“香
消一榻氍毹暖，月澹千门雾凇寒。闻
说丰年从此始，更回笼烛卷帘看。”“齐
寒甚，夜气如雾，凝于木上，旦起视之
如雪，日出飘满阶庭，尤为可爱，齐人
谓之雾凇。谚曰：‘雾凇重雾凇，穷汉
置饭甕。’以为丰年之兆。”宋人称“雾
凇”，而“以为丰年之兆”。其观念很可
能源于雾凇的古名“树稼”。

在克什克腾旗雾凇是冬季常见的
现象，与丰年没有关系。其中，阿斯哈
图石林、黄岗梁、嘎拉德斯汰山的雾凇

最为著名。每次拍摄雾凇，雾凇在夜
间已经形成了，今天，何其有幸亲眼目
睹了雾凇形成的全过程。

太阳已经升起很高，在云雾的空
档里照射下来。树梢渐渐由白色变成
褐色，又一阵儿云雾漫过，树梢洁白如
初了。就这样，紧一阵儿慢一阵儿的，
周而复始。

老庄、老杨已经消失在林间去寻
找灵感，我被这大自然的绝唱禁锢。
坦克 500 走到山卯，降下车窗来一段
延时摄影，记录下这精彩时刻。

片刻的闲暇里查了一下百度：“高
空的云层是由云层凝结而成的小水
珠，凝结是需要放热的，天空上的云的
温度与周围空气的温度是差不多的。
凝固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放热，
另一个是达到凝固点。凝固点显然已
经达到，但是，由于热传递，云不会继
续放热。因此也就无法满足条件。”看
来是树的温度要比云的温度低，云是
年轻的云，刚刚从低矮的大地升腾起
来，带着大地的余温。

云雾变得稀疏，远处的山峦时隐
时现。这美丽的景色已经没有词语来
形容。

“美哉轮焉，美哉奂焉！”……
意犹未尽的回望嘎拉德斯汰山，

云雾继续包裹着山峰，一块块的云接
力从天边驰来……

散文

嘎拉德斯汰雨雪
■八路


